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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起源眾說紛紜。較為普遍的說法
是當年秦始皇廣招天下方士為自己煉取長生
不老之仙丹妙藥，好讓自己能永遠為皇，其
王朝能歷久不衰。其御醫徐福深知自己若沒
法及時煉出仙藥，難逃一死。於是，他上書
說海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有神
仙居住，自稱能到該處取得仙藥，以便自己
溜之大吉。但秦始皇卻信以為真，為徐福徵
召五百童男童女，預備三年糧食、衣履、藥
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藥。徐福與同行者離開中
原後在附近一島上落地生根，相傳這島便是
現今的日本，故有「日本人起源於中國人」
一說法。
這說法是真是假，自有相關專家學者負責

解開謎團。但確實，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上，
中國文化對日本人的影響既深且廣，如文
化、習俗、語言、文字等，音樂自然也不例
外。早在公元八世紀的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
前期，通過遣唐使，中國的宮廷音樂及各種
各樣的樂器流傳到日本。由於當時的日本只
有極其原始的樂器，所以當日本人看到由唐
朝傳來的琴、箏、琵琶、龍笛、篳篥、笙、
尺八、阮咸等樂器的精美以及聽到其優美的
音色時，驚嘆不已。據說，當時由唐代傳到
日本的樂器，如古琴（刻有開元年間銘文）、
四弦及五弦琵琶、尺八、箜篌等，現在仍然
完好保存在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中。現存的
「日本雅樂」雖不再「原汁原味」，但仍能聽
出雅樂悠遠古雅的韻致及其簡單純樸的風
雅。

「明樂」
平安時代後，由中國傳入日本的音樂若要

數距今較近的，該是於江戶時代傳入的「明
樂」。所謂「明樂」，是指由明末崇禎年間來
日的魏雙侯（字之琰）所傳，至其曾孫魏皓
時大行於世的音樂。據現存的《君山先生傳》
（《魏氏樂器圖》）所云：

先生姓魏，名皓，字子明，號君山⋯⋯四
世祖雙侯字子琰，明朝仕人也。通朱明人之
樂，崇禎中抱樂器而避亂，遂來吾肥前長崎
而家焉，傳習至先生。
魏雙侯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或三十

九年，於明末動亂期間，於崇禎末年攜帶大
量樂器逃到日本。實際上，他是一名經常與
安南人（今越南）通商的生意人，故他長居
在日本唯一的港口地長崎。據說，他曾訪問
京都，在天皇面演奏過「明樂」。
「明樂」真正風靡於世則是一百多年後，

即其曾孫魏皓的年代了。魏皓的音樂才華出

眾，深得家傳，為了使祖傳的
妙藝能廣被同好，他特地到京
都公開教授「明樂」。他居京
都十餘年，其間教授弟子逾百
人，名聲動於京都公卿之間。
他曾受京都最著名的寺廟東本
願寺之請，碧波泛舟，高歌齊
奏。這時期正是「明樂」於日
本最為流行的歲月，《魏氏樂
譜》亦是在這時期出版的。魏
皓的弟子所編纂《魏氏樂譜》
中的樂譜皆為歌曲形式，共五
十首。當中的曲目既有《詩經》
（「關睢」）、《古樂府》（「江陵
樂」），漢武帝的「秋風辭」、
陳後主的「估客樂」，亦有著名詩人的作品如
王維的「陽關曲」、李白的「關山樂」，甚至
辛棄疾的詞「水龍吟」亦編入歌。
誠如《魏氏樂器圖》所言，曲目中「有古

詩雅樂，有聖廟釋菜樂」，多姿多彩，不一而
足。該書亦提到：「明樂所傳凡八調，其器
管四，弦三，考（敲）擊四。」「八調」指宮
調八種，此外伴奏樂器計有十一種，當年魏
雙侯攜到日本的樂器至今仍保存於東京藝術
大學。雖說是樂譜，但最初印刷時只有歌
詞，並沒有譜字。譜字是學生跟老師學習
時，自己記在歌詞邊上，後來的「清樂」樂
譜一直沿用這種作法。

「清樂」
「明樂」雖曾風靡一時，其實流行的時間

很短，對象亦只限於文人。而在這基礎上更
為廣泛流傳的音樂，該算是19世紀以後傳到
日本的「清樂」，亦稱為「明清樂」。「清樂」
最初只風行於長崎，漸次發展到以京都、大
阪、江戶為中心，至明治二十年，才更廣泛
普及到地方的各個都市。「清樂」得以普
及，除了是因為中國人傳入音樂外，亦因為
從中國傳入用工尺譜記錄的樂譜被大量刊
行。在「明樂」的時代，刊行的樂譜只有
《魏氏樂譜》，到了「清樂」的時代，以葛生
斗遠的《花月琴譜》（1831年序）為代表，至
明治末年即1910年，編纂、刊行的樂譜竟達
百種之多。
另外，如上所述，「明樂」時代的樂器已

有十一種，「清樂」時代的樂器種類更是增
多，如胡琴、拍板、片鼓、金鑼等共有十七
種。日本人對如此眾多平生從未見過的樂器
有濃厚的興趣，也許這是「清樂」流行於日
本的根本原因。

《茉莉花》
明樂中的曲目往往以迎合文人嗜好的古典

詩詞為中心，而「清樂」則多取明清以來民
間流行的俗曲，特別是中國民謠《茉莉花》。
《茉莉花》曲名為《鮮花調》，這曲調廣泛流
傳於明清兩代，主要流行區在江浙，如今在
中國各地依然是廣為傳唱。
當赤松紀彥介紹到《茉莉花》這優美歌曲

時，他播放了多個版本，較為現代的有兩
個：一個是日本版，由一位據說是「清樂」
最後一位傳人，中村喜良女士所彈唱，另一
個則是中國版。看到赤松紀彥教授在聽中國
版的江蘇民謠《茉莉花》時所流露出的陶醉
神情，便知他熱愛中國傳統音樂及戲曲程度
之深。他亦透露自己喜歡這首歌曲的主要原
因是這首歌曲勾起他無限美好的往事片段：
「每次聽到《茉莉花》都會自然憶起當年在南
京大學時校園生活的美好，這首民謠在當時
非常流行，火車站、商店等幾乎每天都在播
放這首歌曲，我與這歌的感情很深。」赤松
教授說雖然自己是日本人，但不知為何，卻
對日本傳統文化不太了解，相反，他第一次
接觸的傳統東西是與中國音樂有關。早在
1983年，赤松教授便到中國的南京大學留
學，學習中國戲曲。

結語
可惜，大概到1894年至1904年期間，因日

本跟外國打仗的緣故，整個社會開始傾向西
方並向西方學習，故西洋音樂對日本人的影
響不斷擴大。此後，雖然仍有大阪舉行「清
樂」演奏會的記錄，但後來知道「清樂」的
人已經很少了。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中國傳統音樂在日本

閉上眼睛，紫雪和文鈞的吵鬧聲又徘徊在我的耳邊，只
要一想到他們的事，我就睡不㠥。每次睡不㠥，心事重重
的時候，我習慣在窗前欣賞夜景，好讓自己的心情得到平
伏、安慰。在寧靜的晚上，小月牙、閃爍的繁星仍舊掛在
黑幕上，閃閃生輝，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為夜歸的途人帶
來指示、光明。突然，手機不停地震動，又是紫雪傳來的
簡訊，每次的內容總是長篇大論。然而，我已經沒有心情
再理會紫雪和文鈞的事，於是敷衍地打了兩隻字回應─
「唔，嗯」。

回想起來，紫雪和文鈞一直都是好朋友，兩人又有共同
興趣，理應是颱風來襲也吹不散的。可是，九月開學後，
兩人的關係漸漸疏遠，即使在小息的時候，兩人都是一言
不發，沒有任何交流。原以為朋友間的爭吵應該會很快結
束，怎料，過了一個月，情況都沒有改善，還有惡化的跡
象。當紫雪哭㠥來向我致電時，我才知道事態嚴重。我一
邊安慰㠥紫雪，一邊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是一個
誤會令兩人的關係有㠥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由好朋友變為
陌路人。作為聆聽者，我必須要確實事件的準確性，才能
加以分析。於是，我立即致電至文鈞，確認紫雪所說的是
否屬實。聽過兩人的解釋後，我得到一個結論︰那個誤會
根本是無中生有，小事化大而已。若不是文鈞自己想太
多，那個誤會是可免！不過，對他們而言，這是大事。所
以，他們都希望我能想出一個辦法令他們冰釋前嫌。
一段友誼，是需要長時間才能形成，成為某人的朋友，

是一種福氣。友誼，會是這般兒戲嗎？三年來，他們都是
有說有笑，長不大的人。然而，開學後，文鈞認為紫雪太
在乎他，令他感到不安。可是，紫雪認為在乎只是朋友間

互相關心的一種表現，並無其他。總之，兩人多疑的想
法，弄得我哭笑不得。不過，曾幾何時，我也像紫雪一
樣，把自己弄得傷痕纍纍。緊張朋友，有錯嗎﹖其實一直
以來，我都想跟那個人說一句話︰「枉我當你朋友，你當
我只是根草！」你說我要放開一切，到頭來，是你做不到
吧！是你一直都放不開，想太多，想太遠，非要把一段單
純的友誼複雜化。那時候的我，也是很失意，於是不斷參
加課外活動來麻木自己，希望自己能放下一切。然而，是
一句話，帶我走出陰霾，回歸現實。還記得三國魏曹丕曾
經說過︰「人生如寄，多憂何為！」這句話，是代表人的
一生很短暫，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若然終日鬱鬱寡歡，
倒不如作一番事業，充實人生。人生有幾多個十年，若然
不好好把握，將來就會後悔莫及。所以，我願意放下一切
傷心事，勇敢向前看。於是，我連忙發訊息予紫雪和文
鈞，建議二人應該坦誠相見，把誤會解開。
雖然這段誤會令他們非常難過，可是這次誤會是他們在

友誼上的一次考驗，假若是朋友，即使分開的時間再長，
這段友情仍然能繼續、保持。時間，能沖淡一切，只要沖
淡這次誤會，相信二人再見亦是朋友。
「嘟⋯⋯」是手電響鬧裝置的聲音，原來我站在窗前已

經有一個小時。現在，煩惱解決了，人也感到疲倦了，終
於能安心上床入睡。夜，對我而言，是特別的，因為每當
有煩惱之際，我總會獨自一人倚㠥窗想事情。窗外漆黑一
片，就感到前路茫茫，可是，仔細想，遇到困難，應該靠
自己的意志、批判性思維衝破難關。人，不可能知道何時
才是最後一天，所以，我們應該把握每一天，充實地生
活，不能讓自己感到一絲遺憾。

■黃金月（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文：伍淑賢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廿六）

大概喜劇是浪花，悲劇是大海，而我的憂傷青春悲劇則是生蛀蟲的木船，帆船
高揚，歡快而有步驟地注水下沉。
我從未想過我有朝一日能活出自我，這何其難。我從小就開始分裂精神，一隻

眼專注於飯桌上很快被夾走的零星幾塊的紅燒肉，另一隻眼則呆滯在水泥粉刷粗
糙的浮雕般的馬車，有個香風細細的提香畫裡的女人一騎絕塵去赴宴。我向來為
這出離心付出代價；我十歲時在母親的葬禮上，我躲在臥室裡不停變換勒在頭上
白孝布的髮型，差點哈哈大笑，這遭到姐姐帶淚的訓斥：「在這時候你還能笑出
來！」當時，我的確笑了，而且還是發自內心的，可與此同時我在耳鳴中聽見內
心絕望的聲音，我數次失控大哭，可是我還是忍不住笑，為那些自造的可笑的小
玩意小把戲。我從小就培養起罕見的苦中作樂的精神，收集起任何惹人發笑的塵
埃，然而都是夢幻，我始終孤家寡人，孑然一身，沒有人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在悲
劇邊緣傻乎乎的發笑。
許多心理學家喜歡把病態人格歸結於家庭悲劇。我的父母是底層人。屬於通俗

意義上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本來我該不負眾望發奮讀書來榮光耀祖，甚至衣錦
還鄉，我卻從學校半途而廢，妄想自學成才成為作家。父親說：「很多作家都是
抱㠥自己從未出版的手稿死去的，餓死，凍死，病死，含冤而死的比比皆是，你
好自為之。」我連忙把這句話打岔過去。
父親是個被悲劇木屑填滿大腦的人，在他源源不斷的經驗之談中十有八九都是

宿命。「你連大學都沒上，嘴笨，幹活也不麻利，嫁個好人家都成難題。」
我那時尚不知出身卑賤有多壞，談過好幾次戀愛都無疾而終，歸其原因都是我

太容易信以為真。男人充其量把我當做乖巧的寵物貓狗罷了，要真心沒有，要錢
是有的，這還要看男人大方與否。我到最後總是抱㠥一摞該死的文學書，那些永
垂不朽的作家們癱軟在我的懷裡。我的眼睛因為傷口在發炎，可是我看到發情的
野狗交配時仍嘻哈一笑。要是看這些歷代大師們的書，文學永遠光輝奪目，可一
旦參與這實打實的物質生活，文學則永遠淒涼滿目。「寧做野中之雙鳧，不願人
間之別鶴，」這是口號，口號比現實更有動力和美感，可我還是一無所有，兩手
空空，一意孤行地在文學中徜徉。
有個27歲的印度人曾向我求婚。他送給我的戒指估計是在東門常見的小飾品店

買的，可笑的是還鍍了金。我見過他十幾個兄弟姐妹的大家族合影，個個是敷衍
中討好的神情。我知道這些人喜歡監視，喜歡歌頌忠貞，喜歡貧窮共享，喜歡眾
口一辭。我討厭群居，儘管它看上去喜氣洋洋。
很不幸我依然是機會主義者，時常故作高雅地流連在星巴克咖啡館，裝作不心

痛二十五塊錢大咧咧要一杯難喝的拿鐵。我渴望與德才兼備又神通廣大的男人搭
訕，可我從未得逞過，沒有人會理會一個陌生姑娘的功利性可有可無的孤獨。漂
亮又手腕高明的女孩太多了，我應該斷絕對愛情的幻想。嘴巴需要麵包的人還有
機會接吻嗎？有個跟我一樣年輕的女孩給我提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去做舞女
吧！既有甜言蜜語的愛情，又能改善經濟狀況。大多數人笑貧不笑娼，我想我也

是的，可是我記得這首詩「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
唯有黃昏鳥雀悲！」想要活得硬朗自足有
多難，在這危機四伏的世界，要提防的東
西太多了。我有廉恥，可是名聲還是一天
天不好了，父親在電話裡試探㠥問道：
「像你這樣笨拙的人竟然在深圳站住了腳
跟，恐怕走的不是正道吧！」
我也有快樂。這尋找快活的辦法仍然極

其拙劣。我會在油膩不堪的小飯館邊看趙
本山的小品邊吸溜㠥吃麵條，我的悲劇青
春就是這些得以有這些塑料般庸俗的亮
點。我喜歡生命塌陷時這無數喜劇小丑般
的造勢，這樣悲劇也就理所當然了。

■宵　櫻

悲劇青春

「二叔」我是很想見的，至於蔡小姐，不是
「小品」提起，我幾乎完全忘記了這個中一時大
家心中的歌舞女神。她怎樣呢，我問，她不是我
們中二時已嫁進望族？跟學潮怎會扯上關係？我
還記得她的婚禮，累我們給校長罵了一頓。
你怎都想不到，「小品」說。原來蔡小姐結婚

沒幾年，丈夫不知為何得了個急病，死了，才三
十多歲，不過以蔡小姐的條件，很快又找到第二
任丈夫，今次是個有名的學者，在大學有點影響
力，很同情罷課的中學生。大學今次借出地方聚
會、為中學生臨時補課甚麼的，聽說他背後都出
了點力。所以，禮拜天我去的話，應該可以見到
她。
「小品」努力游說我，說，你不是剛考完會考

嗎？還忙甚麼呢，就來吧。
我答應了，反正沒去過大學，也未見過罷課，

當旅行。
是的，我非常勤快地密集式完成了夜中學的課

程，會考也自修應付過去了，而以前的同學，也
升大學一年級或者二年級了。不過我不再造皮
鞋，而是憑我少少的德語，考進了一個德資化工
企業當個小秘書，雖然用上德語的機會不多。化
工企業好像很動聽，其實不過進口殺蟲水。我媽
常笑我，大家都是外資公司，人家的外資公司可
以拿洋酒和名貴香水樣板回家，你只有殺蟲水可
以拿，而且一次都沒拿過，罪加一等！
有時在電視上，見到原一乙班後面的高人，有

幾個已當上政府部門的發言人，穿醒目的制服，
上《警訊》解釋甚麼條例，心想還好我已經不再
是工廠妹，萬一有人問起我初中是哪兒的，我老
實說出來，應該不會影響這些同學吧。
星期天去大學的火車途中，想起快要見到「二

叔」，有點興奮，又記起中二時，校長在蔡小姐
婚禮後罵我們的原因。她在天主教總堂結婚，很
隆重的樣子，第二天報紙都有報道那種。我們十
幾個最熟的學生當然去了，還約定要為她唱《花
月佳期》英文原版，二部混聲，這些我們最耍
家。不過婚禮畢竟是大戶人家的事，我們在教堂
不敢亂來，人家有正式的歌詠團，唱拉丁語經
文，有真人弄管弦和巨型風琴，我們都沒見過。
蔡小姐知道我們練了歌，沒機會表演，在教堂

外拍照的時候，跟班長說，不如你們跟我回淺水
灣的新家吧，在家唱給我聽。有個姓蕭的體育女

教師，人很爽，膽子也大，說，好，我帶她們
去。於是待新人的銀色車隊開走了，我們跟㠥蕭
老師，截幾部計程車，十多人向淺水灣出發。
計程車到一個岔路停下來，前面是私人地，必

須下車徒步一段。我們走在兩邊有樹的路上，小
心皮鞋不要沾到泥，衣裙不要給樹枝勾破。其實
是開心的，我們邊走還邊唱歌，兩旁很多大紅
花，淺水灣原來這麼美麗。蕭老師不唱歌，但越
走越熱，她脫下洋裝外套，跟幾個同學比賽誰先
走到大門口。
然後我們到了大宅，蕭老師穿回外套，大家整

理一下衣服頭髮，跟㠥應門的傭人到客廳坐下。
另一個傭人給我們奉上熱茶和汽水。
這時蔡小姐和她先生出來了。她仍穿㠥婚紗，

笑得燦爛，在一角坐下，也沒說甚麼，只叫傭人
拿點心招呼我們。這時客廳深處的另一邊，像還
有一個客廳，有人經過，蔡小姐跟他們打招呼，
然後跟我們說：
「我等㠥聽你們唱歌呢，」她轉向班長，「要

唱甚麼？」
班長答了，有人起了個調，我們十幾人坐在曲

尺形長沙發上，輕輕唱起來。我們知道這是人家
的夫家，今天又是特別日子，都不敢像平時般唱
得放肆。蕭老師在一旁邊給我們拍照。唱完，蔡
小姐笑說，這是最好的禮物。這時傭人端上雪花
柔軟的忌廉蛋糕，蔡小姐看㠥我們吃了一
會，便跟先生進去了，㠥我們玩一回才走。
蕭老師沒多久也起來，說走吧。有人怕錢不
夠，大伙便走路去坐巴士回家。
第二天，不知誰告訴了校長這事，她大清

早趁我們上第一課，就進來罵了一頓，說我
們不懂禮貌，挑這種日子去打擾人家。聽說
蕭老師也給罵了。不過相片沖出來，我們還
是很興奮，每人曬了一份。我們當時的結論
是，蔡小姐是真心喜歡我們去的，修女是俗
世人，不明白我們的感情。
大學的校園也漂亮，樹多，房子矮，陽光

很猛。我架上太陽鏡，問人，找到校巴，坐
一程車，走一道斜坡，才找到舉行論壇的露
天廣場。這時廣場已大半滿，前面放了排攝
影機三腳架，很多人走來走去。這麼擠，要
找「小品」真不容易，只好跟㠥旁邊的人，
席地坐下再說。

藝 天 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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